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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琴，再次在魔都奏响
沈嘉禄

    己亥葭月，王华杰先生应上海音乐
学院邀请在歌剧院民乐排演厅做了一场
雷琴艺术专题讲座，还从北京中央音乐
学院将他的学生许瑞请来助讲助演。那
天下午秋阳正好，淮海中路两边的梧桐
树一片金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上音的
师生加上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近两百
位，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识雷琴，而王
华杰本人距上次在上海的“雷琴秀”，也
倏忽已过四十年光景啦。

王华杰先生对雷琴的发展历史、艺
术地位及审美
特征进行了系
统阐述，师生
两人还用“传
说中”的雷琴
演奏了京剧“苏三起解”“铡美案”、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电影插曲《丽达之歌》《永
恒的爱情》等，他的学生许瑞演奏了秦腔
“周仁回府”。

这场讲座让许多人对雷琴在当下的
存在与发展有了警醒，王华杰先生本人
也相当激动，“演出之际，我一下子进入
如痴如醉的境地，也仿佛感到王殿玉老
师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和芸芸众生，我
更加坚定地认为：此生为雷琴事业而付
出，是值得的，也是荣耀的！”
雷琴是何种乐器，王殿玉又是何许

人也？
先从王殿玉开始说起吧。清光绪二

十五年（1899 年）王殿玉出生于
山东郓城县徐桥村，父母早逝，只
得跟随做烧饼、包子的哥嫂过日
子，六岁那年因患天花而失明，他
的世界从此陷于一片漆黑！但迫
于生活，每天清晨就要拄着拐棍、提着篮
子串村走巷地叫卖包子烧饼，因而被人
呼作“二瞎子”。
后来王殿玉离家出走，跟算命先生

走江湖，也跟过人家学过胡琴，一边拉弦
子一边唱小曲讨饭，后来向多位民间艺
人学唱三弦、唱“二夹弦”，还有琴书、花
鼓、坠琴、三弦等。
跌打滚爬地前进，噙着泪水给人们

带来欢乐，王殿玉渐渐练就了不屈不挠
的性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从徐州、
蚌埠、南京、无锡一路南下，一边步行一
边卖艺，风雨兼程六百多天，最后来到上
海，在“黄楚九时代”的大世界游乐场登
台演出。王殿玉充分发挥雷琴的特长，将
谭鑫培、孙菊仙、梅兰芳、马连良、余叔
岩、程砚秋等京剧名家的唱腔模仿得惟
妙惟肖，一炮打响，观者如堵。新民报称
他“一支丝弦奏出万物之声惟妙惟肖，五
根手指谱成无穷绝调载歌载舞”。
上海这个大码头给了王殿玉一朝天

下闻的机会，此后他每到大城小县演出，

都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名气也越来
越响。每到一处，王殿玉都要举行一两场
义演，或赈灾，或助学。他说：“我是没眼
的人，可是我偏要做有眼的事，我希望有
眼的人，千万别做没眼的事。”

再说说“雷琴”。它是王殿玉对传统
拉弦乐器坠琴改造而成的，型制与一般
的板胡、二胡相似，但要大很多，具有丰
富的表现力，音域宽广，能达到四个八度，
西洋弦乐器中只有小提琴可与之比肩。
雷琴发声洪亮，余音绕梁，犹如风啸雷鸣，

最善模拟各剧
种的唱腔、走
兽飞禽的鸣叫
及中外管弦乐
器，甚至打击

乐器的音响效果也可“手到擒来”。
王殿玉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平原

省大众曲艺团，后在天津先后加入红风
曲艺社和天津曲艺团，中国音协主席吕
骥还邀请他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64

年 11月 28日，遍尝人间苦难的王殿玉
病逝于天津。

王殿玉有多位弟子，王华杰是王门
最后一名亲传弟子。王华杰此前学过二
胡、古琴等，王殿玉很赏识他的天资与勤
奋，把毕生的秘辛与心得都传授给他，他
一生中的最后几场演出也是带着王华杰
去的。1958年，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的王华杰听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就

从家里偷出户口簿，跟着国家民
委组建的一个文艺团体到了大西
北，从此远离故乡和亲人，在塞北
江南扎下了根，同时也使他成了
将雷琴、古琴、古筝等民族乐器带

到宁夏的“第一人”。
半个世纪以来，王华杰先后在宁夏

杂技团、宁夏秦腔剧团、银川市歌舞团、
宁夏歌舞团等单位工作，与剧团走遍了
塞北江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华杰先
生带着雷琴远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第一
届亚太民族艺术节，他演奏的《农家乐》
和原创曲目《穆斯林的婚礼》受到极高的
评价，当地英文、华文报纸竞相报道，交
口赞誉。

王华杰先生对我说：今天，距王殿玉
先生来上海演出已经九十多年了，王门
弟子如今只剩下寥寥数人，第三代、第四
代弟子星散各地，能上台演奏的屈指可
数，雷琴成了“濒危物种”和“活化石”。近
年来，国外的民族乐器如手碟、卡祖笛、
马林巴、爱尔兰锡笛、曼陀铃、萨摩琵琶、
以及源自中国的尺八，在时尚场合一走
秀，总会引起疯狂的尖叫，而中国有不少
“以一抵百”的民族乐器，或者处于休眠
状态，或者被选择性遗忘，这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语境中，实在不应该啊！

苍山如海娄山关
顾定海

    从遵义城坐班车 1个多小
时，就可到达娄山关景区。这就
等于让自己从繁华的城区，浸
润到一个无限绿意的世界里。
苍山如海啊———娄山关。

娄山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
大名鼎鼎。这是因为在 1935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这里发
生过两次至关全局的战役；更
因为毛泽东主席写了那首《忆
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
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
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关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全词意
境雄奇悲壮，气势如虹，像一幅
出自大师的简笔画，笔简而意

无穷。
如今

这首镌刻着作者草书手迹的词
作，用 396块云南大理石镶拼
成宽 25米、高 13.5米的巨幅
碑墙，矗立在娄山关隘口近旁。
它似一块血肉丰满的历史印
记，给苍山增色，为群峰妆容。

娄山关的小尖山与大尖
山，是当年激战的两个决
胜制高点。现在成了观光
游客人数最多的去处。登
上小尖山，睹物思人临境
滋情，虽然时光已流逝了
80余年，但似乎依然能闻吸到
浓烈的枪火味。小尖山顶端，立
有一块标牌，上书“战壕遗址，
禁止入内”的字样。一个周长十
五六米、深度不到一米的泥坑，
底端与四壁长满了各色杂草，
突现眼前。这就是战场遗址吗？

边上说明文字解释：小尖山是
娄山关战斗的主战场之一，是
战斗的核心区。这是娄山关战
斗中的战斗掩体，又称战壕，现
仍保存着当年风貌。小尖山一
带是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
的主战场。在小尖山上，将南北

两面公路尽收眼底，是体味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壮阔豪情的
最佳点。

站在小尖山顶极目远眺，
满视野是苍翠绵延不尽的青
山。低头往下，则是一条弯弯曲
曲似又无限延伸的盘山公路，

夹在群山之间慢慢蠕动着。我
一下领悟了：“谁能站在这里，
谁就是娄山关隘口的当然主
人！”可以想见，80余年前脚下
这块土地发生过多么悲壮惨烈
的战斗⋯⋯

大尖山与小尖山遥相对
应，它是控制娄山关隘口
仅次于小尖山的又一制高
点。娄山关景区开发前，从
小尖山到大尖山要“翻山
越岭”，现在两山之间架起

了一座名为“长空桥”的铁索木
板桥，取义于“长空雁叫霜晨
月”诗句。桥长 97米，宽 5米，
造型非常优美。我们去的那天，
看到有不少身穿红军服的团队
游客，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军
旗，步调齐整地列队从“长空

桥”上
穿行而
过，远远望去，颇让人有时空倒
错，百年一叹之慨！

大尖山最高处有一座五层阁
楼式的宝塔，名为“雁鸣塔”，也是
近年新建的，与“长空桥”源于同
一句诗，很有意思。“雁鸣塔”30
米高，白墙黑檐，一派中华民族传
统风格，巍然耸立于娄山关茫茫
苍苍的青山绿海之上。我们登上
了塔的最高层。往南 50公里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往北 18公
里是黔北重镇桐梓，两座名城之
间，完全被青山绿海填满了。我想
到：当年红军两战娄山关，两次勇
夺遵义与桐梓，他们期盼的，正是
能为中华民族后人，留下无尽的
葱茏与绿意！

幸福着
宁 白

    一位患病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说，现在，我只要
能正常的拉屎撒尿，就觉得很幸福。
此话初听时，很感悲切，再一想，不无道理。
“幸福”这个词，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搅得人很

不安分。可是，大多数人，
并不觉得自己幸福着。
遭灾难时，能喝到水、

吃上饭是幸福；在失恋后，
能遇上知己倾诉是幸福。

可是，寻常时日，吃饭、散步、聊天，何尝不是一种生活
的幸福？向死而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要不断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这不错，却不要被“幸
福”两字的彩虹迷惑了眼，弄得天天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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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詹
超
音

    天在冷，日在短，冬至越来越近。
我的朋友们就像林子里的鸟，每天

清晨都会热闹一阵。也许怕灵感跑了，没
下床就一通抒发；也许坐马桶上在问早
安。他们都还在上班，语言匆匆。几个快
手，几百字的短文已经上传。饱满精神下
行文往往一气呵成，洋洋洒洒，好读，有
味。全都是家长，家事如何，语气中流露。
到了单位，进入角色，开始演戏。

外面的阳光一般都能照射到心里。日短再遇阴天，
又起风又降温，没法折射出轻松愉悦。若天干净，人跟
着亮堂。

人刚生出来那会不分昼夜能睡二十多个小时，踏
入暮年，杠上了日月，月来
偏不睡，日没到偏不候。心
里有光，笔下一片亮堂堂。

实在蹦不出题来，晒
几张喂饱图，展示手巧，馋
馋稀粥酱瓜者。我从不晒
早餐，因为我面前总是稀
粥酱瓜。原因是隔夜饭舍
不得扔，却总剩。
与母亲通话，没啥说，

几乎天天说天，“天黑得越
来越早了，晚饭早点吃。”
“日越来越短了，早点睡。”

巴望冬至早点至，过
了冬至好日长。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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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飞机即将
降落在德黑兰国际机场之
际，同团的女伴们纷纷取
出各色头巾，让人意识到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陌生的
伊斯兰世界。此行我们是
参加第 32 届德黑兰国际
书展，今年中国是主宾国。
出了机场，汹涌的车

流呼啸而来，风驰电掣。我
们不由一边惊叹，一边以
国内多年前过马路的灵巧
迅疾而过，不然估计等到
天黑，也不会有哪辆车避
让。伊朗的汽油便
宜到不可思议的白
菜价，以致汽车、摩
托车在大街上浩浩
荡荡，中国产的奇
瑞车是其中的主力
军。远处，绵延的雪
山似与白云镶接，
从任何地方几乎都
可眺望到四季白雪
皑皑的厄尔布尔士
山脉，给这座城市
平添了几分神奇。
参加过多次国

际书展，在清真寺举办的
书展还是第一次。进入德
黑兰会展中心霍梅尼大清
真寺，立即感受到德黑兰
书展的壮观，有 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家参
展商，波斯文、阿拉伯文的
书籍居多。伊朗人民对阅
读的热情超乎想象，整个
书展持续 11天。600平方
米的中国主宾国展区成为
一个亮点，以“阅读
中国”为主题，红色
为底、汉字为主形
象的“中国印”，醒
目大气。文化互动
区的手工雕版藏书
票、杨柳青年画、葫芦烙画
展演，吸引了好奇的伊朗
读者驻足体验。他们对中
国书籍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最为吃香的是汉语教
材。他们有的捧着书，为的
是听我们朗读几句汉语；
有的围着我们打听，怎样
才能去中国。最令人惊叹
的是伊朗人拍合影的热
情。我们开始还不适应，后
来主动配合，摆出各种造

型，双方其乐融融。大概在
伊朗读者眼里，我们也是
书展里的风景线。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
我都会抽空探访当地的大
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
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
等学府，听说前些年曾发
生威胁核物理学家的恐
怖事件，因此没人介绍无
法入内。看来这次要抱憾
而归了。巧的是归国前两
天，展位上来了位年轻的
当地男子，在《宋画全集》

前流连，交谈后得
知他是德黑兰大学
孔子学院的学生，
名叫阿里。德黑兰
大学是伊朗最早成
立孔子学院的，这
次活跃在现场的志
愿者都来自该学
院。阿里一脸浓密
的络腮胡，深邃的
黑眼睛闪烁着友
善。我试探问他可
否带我们去他的学
校看看，阿里一口

答应。我们相约第二天在
校门口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阿
里写的地址打车，出乎意
料地顺利。出租车驾驶员
听说我们来自中国，露出
羡慕的眼神。虽然他的英
语有些生硬，我们依然明
白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他说
这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
不低，但工作难找，收入低

难以维持生活，而
中国的发展前景那
么吸引人。

到达校门口
时，阿里和女友南

希已在等我们。从这个门
进去便是外国语学院，孔
子学院也在其中。阿里原
想邀请我们听课，认识一
下他们的老师，但我们还
得赶回书展，于是在他俩
的带领下，匆匆浏览一下
校园。教学楼的建筑大都
比较简朴，设施也显得陈
旧。阿里又带我们乘坐免
费校际短驳车，体验了一
回男女有别的巴士。来到
中心校区，只见宣礼塔高
耸，这是座古典与现代相
结合的校园清真寺，由于
女士不能入内，我们只能
在休息区匆匆一瞥。最后
我们慕名来到人文学院，
向高高矗立的哈菲兹雕像
致敬。这位十四世纪伟大
的波斯诗人盘腿而坐，手
持书卷，似乎诗句正在流
淌而出，深邃的目光望向
远方。

在造型简洁的德黑兰
大学大门口，我们合影道
别。好客的阿里邀请我们

下次去他的家乡做客，并
说他和南希都希望毕业后
来中国留学。
赶回书展，展柜上书

又空了不少。这天是周末，
到处都穿梭着孩子们的身
影。活泼的伊朗孩子主动
与我们攀谈，一点没有陌
生感。一个十岁左右戴着
橘色头巾的漂亮女孩，捧
着图画书爱不释手，我便
赠送了她两本。她喜出望
外，但随即就归还一本，意
思是有一本就够了。我告
诉她，两本都可以留下。她
踌躇了一会儿，忽闪着黑

亮的眼睛，随即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玩意递给我。
原来是一枚铜丝绕成的戒
指，或许是学校手工课的
作业吧。看着她清澈的眼
神中满是期盼，我把戒指
套在了手指上，她笑得更
灿烂了。拍完合影，小姑娘
又搂着我在我脸颊上亲吻
了一下。
我把这枚不起眼的戒

指放进旅行箱，带回了中
国。亲爱的伊朗小姑娘，我
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
知道你一定会有长长的美
好未来。

“热搜”是只“萤火虫”

黄顺福

    前段日子
网上盛传有个
生白血病的女
孩生命垂危，

需要救助。 女
孩父亲的告白催人泪下， 让我恨不得省下饭钱身生翅
膀飞到病房捐给她。 但不久又有信息说，女孩家多处
房产，不乏钱财；不久又说房产不是准备给女孩治病
的……真不知信什么好。

网络把全世界的信息“数码”到一起，“哐当”一下
塞给你，睁开眼什么都“热”：地铁丢书，孩子生病，老虎
咬人，芙蓉姐姐，虹桥妹妹，休闲兔，思想虫，房地产骗
子，二奶小三，三十人生醋与酒，八千里路云和月……

晚上起来小解，窗外霓虹闪烁，窗内妻子梦呓，那个
蔑视时间的家伙还在传递谁谁红了！ 有告诉高尚品
德正能量的，有教唆骗子行骗负能量的，不分青红皂
白，戴着新事物的帽子，一下子塞进你脑海，让你颅骨
隐隐作痛。

幸好有一个地方由我亲自把关， 那就是脑子的大
门，每当“网红”擦着大门呼呼响，就要静心辨别一下，

该不该让这家伙进门。

“网红”“热搜”就是一只萤火虫。让它歇在眼帘上，

就是一团火，燃烧心房；如果让它自由蹁跹，就是草丛
中如撼树蚍蜉般的虫子。 如果它确实
可爱，我就养它在瓶子里；如果它从泥
沼中蜕化而来， 我就让它回到腐臭的
泥沼去。

追捧？ 不值得！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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